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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懿德

3 日晚，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了西环派出所非正常死亡案件中死
者张关利的尸检报告鉴定意见，检察机关已对
该派出所 3 名工作人员立案调查。

据新闻发布会通报，2019 年 5 月 30 日 17
时 40 分，五原县公安局西环派出所接到 110 指
挥中心指令称：瑞京摩尔城有闹事者关掉工地
电闸，扰乱正常施工。

处警人员到达现场，调解未果，依法将张关
利及工地负责人王某带至派出所。首先对王某
进行询问，对张关利进行人身安全检查后将其
带进候问室等候询问。

在候问过程中，张关利提出要抽烟的要求，
被拒绝后，张关利突然用头撞墙，看护人员边开

门边大声制止，此时张关利第二次用头撞墙，
随即倒地昏迷。看护人员随即叫来同事一起
察看伤情，并拨打 120 请求急救，在送往医院
过程中张关利已无生命体征。

根据候问室监控视频，张关利第一次撞
墙时间为 18时 53 分 48 秒，第二次撞墙时间
为 18时 53 分 54 秒。

为进一步查明死因，公安机关在征得死
者家属同意后，于 6 月 1 日委托内蒙古迪安
恒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进行法医病理学尸
体解剖检验鉴定。

7 月 2 日 18时，五原县公安局取回该司
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7 月 3 日
向死者家属送达了鉴定意见通知书和司法鉴
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关利在醉酒状态下，
用头部撞击墙体，致使颈髓损伤，终因急性呼

吸循环衰竭而亡。冠心病促进了死亡的进程。
案件发生后，五原县公安局领导赶赴现

场并上报上级部门，纪委监委、检察院同步介
入，通知并向死者家属播放了全程监控视频。

五原县公安局党委对分管副局长和派出
所所长作出停止执行职务的处理，对带班教
导员予以禁闭，对 3 名工作人员予以停止执
行职务，配合调查。同时，县公安局开展了提
升执法能力的培训，并对全县执法办案场所
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就公安干警是否存在渎职行为，五原县
人民检察院及时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办理。7
月 3 日上午，检察机关收到重要书证——— 司
法鉴定意见书后，依据查处情况，决定对五原
县公安局西环派出所的一名干警、两名协警
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

针对张关利到底是否被欠薪的问题，五
原县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了通报：经五原县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与住建、信访、公安等部门组
成的调查组核实，张关利涉及的工程有两项，
其中一项是 2018 年 12 月初至 2019 年 4 月
9 日，分包了赵某承包的某工地中庭镂空木
工装饰封边工程 826 . 04 平方米，约定每平
方米承包单价为 40 元，截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承包方赵某陆续向张关利支付分包费共
计 35053 元，此笔款项已经得到了分包方赵
某某(张关利合伙人)证实。2019 年 7 月 1
日，由开发公司组织技术员与承包方赵某、分
包方赵某某现场核算，最终签字确认分包费
为 33042 元。

目前，案件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依法依
规进行中。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4 日电

分红式扶贫：警惕结了“富果”未除“穷根”

内蒙古五原县非正常死亡案件死者死因公布

本报记者白靖利

在百姓看来，他们是党纪国
法的护卫使者；在“老虎”“苍蝇”
眼中，他们是不留情面的“黑脸包
公”；在家人朋友心里，他们却是
总在加班办案的“工作狂人”……

十八大以来，中央保持反腐
高压态势，打虎拍蝇不停歇，各级
纪检监察干部则成为反腐主力
军。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间，
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
线索达到 2 6 7 . 4 万件，立案
154 . 5 万件，处分 153 . 7 万人。一
串串数字背后，离不开各级纪检
监察干部的艰辛付出，而他们自
己又有哪些心声？

不知道下一个案子

什么时候来

“想叫你聚餐怎么这么难？”
“你怎么总是在加班？”这是许多
纪检干部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云南一个县级纪委有 123 名
干部，但每年都要被抽调约 80 人
次参加各种督查，还有 7 人在脱
贫攻坚督查专班，剩下四十多人
不得不满负荷运转。随着监督范
围的拓展以及信访渠道更加畅
通，人手不够的困境更加突出。云
南省宣威市纪委书记普靖介绍，
监察体制改革后，虽然人员增加
了 23%，但与此同时，监督面扩
大了 15 倍，信访举报量增加了 4
倍。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我们每
名办案人员每年要办 50 件左右
的信访件，根本忙不过来。尤其是
一些督办件和催要结果件，时间
紧、任务重且不容许任何错误。”
普靖说，一个案子从受理到结案
自己要签 7 个字，至少开三个会。
“每一个程序都不能出问题。”

人少案多，许多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不是在办案就是
在办案的路上”。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更让许多基层办
案人员身心俱疲。“我感觉随时处于一种焦虑和焦躁的状
态，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案子什么时候会来，我要怎样才能
做好下一个任务。像是在无休止地解题，而且要把每道题都
答好。”一位县级市纪委副书记说。

花费大量时间查证一个“诬告”

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县级纪委监察室
主任的孩子才两岁，但是他一直加班，每天晚上十点前回家
都很奢侈。有一段时间，爱人把孩子交给他来带，而他不得
不带着孩子到办公室加班。于是，过往的人员经常会看到这
样一个画面：两岁的孩子捧着手机看动画片，一名中年男子
则在一旁拼命地赶材料……

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委屈和心酸远不止于此。多名干
部开玩笑地说道，进了纪委以后，自己的朋友少多了。“有问
题的干部躲着你，其他朋友约个饭、打场球你也总是失约，
他们就不会再找你，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嘛。”滇南一名纪检
监察干部说。

在云南东北部一个小乡村，两名村干部发生了争执，其
间发生了肢体冲突，随后两人被村民劝阻。没想到当天晚
上，其中一名村干部就被人向中央纪委网站举报为黑恶势
力。随后，举报线索被层层批复下来，当地纪委立即派出三
名干部到村里调查，正在另一个村子研究产业扶贫的镇党
委书记也不得不抽身过来。经过对当事双方和多位村民的
调查，举报的黑恶势力为子虚乌有……

花费一天时间，就查证了这样一个诬告嫌疑极大的情
况。“这类案子很多，有些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举报有问题，
但是有人举报，我们就得去查证，还要及时、充分反馈。”一
名参与办案的干部说。

记者在多个基层纪委了解到，由于目前举报渠道通畅，
举报成本很低，各地普遍面临“举报失实比例居高不下”的
困境。匿名举报加上缺乏有效的惩戒措施，让基层纪检监察
干部十分无奈。一些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询问记者：“有没有
可能设立黑名单制度？让那些长期、多次恶意举报者也能受
到应有的惩处？”。

有刀刃向内的意识和决心

虽然偶尔会“吐槽”工作压力大，但是每办完一个案子、
揪出一个“贪官”，纪检监察干部们还是会充满成就感。“去
年 3 月到年底，我们就办了超过 1200 个信访件，挖出一个
窝案，还查处了多名涉黑的干部。”宣威市监委委员黄初亚
说。

“谁来监督纪委”是许多人长期的疑惑，受访的纪检监
察干部们也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有 18 项内部管理
制度，对于违纪违法的纪检干部，处理绝对比其他干部更为
严厉。”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纪委副书记李立斌说，每名纪
检监察干部都必须有刀刃向内的意识和决心。

但是，不断增加的职能和机构，也让基层纪检监察干部
意识到，不断完善制度才能更好地回答外界的质疑。一些基
层纪检监察干部期盼着《监察官法》等配套制度尽快出台，
让自己作为监督者更有力量和底气。

随着监督体系的日益完善，过去容易被忽视的乡镇、村
组等“最后一公里”如今也实现了监督全覆盖。但与此同时，
乡镇监督专业化程度不够、监督水平有限等问题也摆在了
桌面上。一名乡镇纪委书记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对这一领域
不熟悉，为了做好纪检工作硬着头皮“恶补”了许多知识，办
理了几个具体的案子才感觉“入了门”。

“对于我们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来说，普遍面临专业化水
平不够的问题，更多时候都是靠自学，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
学习机会。”普靖说。

云南省纪委常委李庆元认为，纪检监察干部需要严管，
也应得到“厚爱”。记者了解到，湖南、云南、江西等多地已经
开始尝试通过心理健康讲座、心理诊疗等方式为纪检监察
干部减压。受访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建议，尽快建立心理健
康预防疏导工作机制，及时疏导、排解纪检监察干部的心理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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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脱贫“冲刺”要补三大短板
本报记者杨静

脱贫攻坚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各地扶
贫干部都忙着脱贫“冲刺”。记者走访西部多个
贫困县区，发现部分贫困地区在夯实脱贫基础、
补齐脱贫短板的同时，依然面临产业联结机制
难构建、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难平衡、教育资源
难跟上的三大短板，可能对脱贫质量造成一定
影响。

扶贫产业如何可持续

产业发展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防止返贫
的压舱石。为让贫困户有增收产业，同时保证村
集体收入，2017 年西南某贫困村开始发展羊肚
菌种植，由村里提供光伏大棚，引进种植企业，
并约定分红比例。

去年底，记者再次来到该村时，大棚没变，
种的作物却由羊肚菌变成了“多肉”植物。“企业
挣到钱就跑了。”当地干部无奈地说，正如当初
担心的那样，企业盈利后就跑了，根本不是踏踏
实实来扶贫的。

“我们汲取教训，明确企业如要在大棚种
植，除给村民流转费、村集体分红外，还要雇佣
多少工人、教会多少村民种植多肉的农业技术

等。”该干部说，只有企业诚心来发展，政府才
实心来支持。

事实上，在部分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虽然
有产业选择的权力，但在如何构建贫困户与
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方面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企业每年盈利了多少，给贫困户分红多少全
靠企业“良心”，这使得贫困地区要真正发展
可持续、同受益的扶贫产业比较困难。

“现在产业发展思路比较保守。”西南某乡
镇扶贫办主任说，目前想要资金的合作社比
较多，但是我们不太愿意给，我们要评估风
险，因为文件要求产业资金不能有任何损失，
这就意味着集体资金入股的本金不能有损
失。但研究产业是一个专业性的东西，她觉得
大部分产业扶贫没有被盘活，比如统一种养
殖关键是要确定销路在哪里，通过党支部、专
业合作社的成功率高一点，如果行业不看准，
管理出现有不妥的地方就没法给贫困户交代。

“生态红利”如何真变现

位于西南某村的水库是市里的水源地，
为了保护水资源，村里 85% 的土地都退耕还
林了。此前，当地通过“天保工程”“市级农改
林”来补贴村民，但由于“天保工程”补贴到

期、市级农改林补贴较少，加上能源补贴人数
只减不增，导致部分村民有不满情绪。

“有人说如果继续没有补贴，就上山砍
树。”有村民告诉记者，他是靠种亲戚家的地来
维持生活的，各类林补减少后，生活并不好过。

“为了保护水源地，我们在径流区叫停了
大规模的农业种植产业。”村委会主任说，虽然
村里产业发展比较滞后，一些“三七”种植企业
想到村里种植“三七”，但为了保护生态，他们
都拒绝了。但是大家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并没
有享受到多少红利，部分村民生活在海拔
2400 多米的山上，在旱季的时候饮水还存在
困难。当地干部说，“真是守着水源没水吃。”

在贫困地区，受各方面的条件限制，部分
干部在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具体
方法上思路还很窄。“不是我们不愿开动脑
筋，而是条件限制。”有干部说，受到自然条件
的限制，为了保护生态，除了有林补、护林员
等相关的补贴外，没有多少其他收入，同时护
林员的名额也有限。这就导致贫困地区难将
“绿色资源”变为“扶贫资产”。

教育扶贫如何补软件

精准脱贫以来，各地都加强了教育的投

入，尤其是强化了教育的硬件投入，贫困地区
的教育硬件得到较大提升。相比之下，教育理
念、师资力量等软件资源显得捉襟见肘。

去年，因为“一块屏幕”，云南省禄劝县时
隔多年有本地高中生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
学。这块屏幕就是当地与成都七中开展的网
络直播课程，学生可在本地就能享受成都七
中的教学资源。

“全县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禄劝县教
育局局长王开富说，脱贫攻坚以来，当地加
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硬件短板逐渐被补
齐。他认为，教育的硬件条件只是帮助学生
成才的一个方面，他们更需要优质的教育资
源。

“我们同样面临诸多困境。”王开富说，一
段时间内，一些家长宁愿花费更多，也要将孩
子送去昆明的学校，因为家长认为昆明的教
育资源更好，不仅留不住优秀的教师，连优秀
的初中毕业生都难留下。

记者在多地调研时看见，各贫困地区的
教育硬件短板逐渐被补齐。有教育专家建议，
上级部门可加大教育资源统筹力度，促进优
质教育向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流动，缓解这些
地区的优质教育紧缺问题，为后续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打好基础。

“分红式”扶贫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李雄鹰、周楠

帮扶单位购买种牛种羊，交由企业或合作
社集中管理，贫困户全程不参与，到了年底坐等
分红；小额扶贫信贷，钱不给贫困户，统一交由
企业使用，贫困户定期“领”利息；用于发展产业
的财政资金，最终被买了商铺，每月将租金返还
给贫困户……

类似简单化“分红式”扶贫，考核上“立竿见
影”，但由于容易助长一些贫困户“坐享其成”的
等靠要心理，自我发展能力并未同步提升，“富
果”虽结，但“穷根”难除。

多地扶贫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由于贫困
地区与贫困群众的情况千差万别，“分红式”扶
贫在一些时候是必要的，不能一刀切否定。但随
着精准扶贫临近收官，“救急”的任务接近完成，
应更多地考虑长效，特别是在后续资金管理上，
要提早出台政策，做好相关指导。

不出钱也不出力，“坐享其成”

记者日前在西部某贫困县采访时发现，几
个被村民认为好吃懒做的贫困户，靠财政奖补
资金、小额贷款入股村里合作社或企业帮扶的
产业项目，自己不出一分钱、不出一份力，即可
获得每年上千元收入。

在一个村里有名的“懒汉”家中，记者试着
问该贫困户，是否会利用“分红”得来的资金，用
于发展自家的产业，该贫困户回答：“有了就花
掉，哪管以后。”

南部某贫困县统筹使用用于产业发展的扶
贫资金，将部分资金投资建设商铺，商铺建成后
用于出租，出租收益用于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贫困村集体分红。但记者了解到，这栋商铺大
楼实际还在建设中，并未产生任何收益。但该县
却在去年就已经给贫困户和村集体“分红”。

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类似这种“分红式”
扶贫，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产业扶贫
中。

一些地方投资建设水电站、光伏发电，所得
电费收入用于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
直接入股到当地企业，签订协议，资金使用方每
年按照一定比例，固定给贫困户和村集体支付
利润，协议到期后，再收回本金；一些帮扶单位
出钱购买牛仔、猪仔，然后由企业集中喂养，年

底时给贫困户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
金用于购买商铺，商铺出租所得收益用于贫
困户分红……

类似“分红式”扶贫，在扶贫资金集中使
用、更有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却助长了一些贫
困户的“坐享其成”心理，扶贫却未“扶志”。

一些贫困户“一问三不知”

记者走访多位贫困户家中发现，家中扶
贫手册上注明了入股分红项目和具体金额，
但贫困户对这些项目、产业几乎“一问三不
知”。

多名基层干部担忧，这种“分红式”扶贫，
贫困户参与较少甚至完全不参与，无法让贫
困户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与通过产业扶贫激
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初衷相违背。

“扶贫仍是包办，贫困群众反而变成旁观
者，只是坐等分红，本质上与直接‘送钱给物’
又有什么区别呢？”南方某省一名扶贫干部如

此评价。
一些扶贫干部也坦承，不用参与劳动就

可以享受分红，客观上也会在贫困户之间造
成不公平影响，也容易滋生贫困户的“等靠
要”思想。

与此同时，简单的分红，对长效脱贫也带
来隐患。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分析，一些贫困
户虽然现在每年有固定分红收益，实现了脱
贫，但一旦签订的协议到期，企业或合作社停
止分红后，这些贫困户很可能再次返贫。

除对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产生消极影响
外，部分基层干部与专家学者还担心，这种分
红式或资产性收益扶贫模式，在后续资金管
理上存在一些风险隐忧。

“这些‘分红式’的扶贫项目，本金如果是
通过小额信贷，签约到期后，企业还可以直接
还给银行，但如果是帮扶单位筹集或是财政
下发的扶贫资金，签约到期后，这些本金归属
谁？企业在经营出现一些问题后，又该如何应
对？村里建设的光伏发电、水电站等有固定收

益的扶贫项目，脱贫攻坚结束后，这些收益又
该如何分配？”多名扶贫干部分析，驻村工作
队在村里时，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但驻村工作
队撤走后，这些本金难免出现流失。

在华南某地，帮扶单位利用所属单位给
的帮扶资金，在村里收购了一座小型水电站，
原本约定的水电站收益按固定比例用于村集
体、村里公益基金及村里贫困户之间分红，但
该村因为集体经济弱，村干部工资待遇没有
保障，水电站第一个月的收益就被村干部分
掉了。后来资金虽然被追回，村干部也认识到
问题和错误，但不能不引起警惕。

未雨绸缪，做好指导和预警

“扶贫本质上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政
策，与社会福利制度有根本区别。”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分析认为，产业扶贫
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类似“直接发钱”操作，
“速成”式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根本原因在
于把扶贫当成了福利。

“有的地方在发展产业时，确实也会遇到
资源禀赋和市场对接难题，产业扶贫也不是
所有地方都能开展。”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
球认为，对于已经建立健康的利益联结机制，
不仅能给贫困户分红，还能带动他们学习到
技术，提升市场意识，这样的“分红”是值得鼓
励的，但类似于直接“送钱送物”、只为完成数
字考核的“分红”，应当禁止。

为此，部分专家和扶贫干部建议，对待
“分红式”扶贫，要做好指导和预警工作。

华南一位扶贫干部建议，实施“分红式”
扶贫，不能简单无差别操作，应对贫困户进行
区分，“组织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在公开公
正公平的前提下，对贫困户的劳动能力进行
区分和界定，杜绝一些明显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坐等分成，杜绝养懒汉。”

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期盼，加强对入股
式扶贫的本金管理，应未雨绸缪提前立规，让
签约期限到期后对本金的处理有明确的依
据。

“分红式扶贫形成的资产，后续的产权到
底归属于贫困户还是财政，需要提前规划和
细化方案，甚至尽快在一些地方开展探索，防
止后期风险累积。”上述扶贫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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